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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设局禁书禁戏论

丁 淑 梅

(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丁日昌同治七年在江苏巡抚任上禁书禁戏、查缴“淫词唱本”，并开列了禁毁书目。丁日昌对民间文

艺特别是通俗戏曲撰演活动的偏见，源于他奉持的理学教化、崇正黜“邪”的思想; 当时盛行的功过格思想影响及余

治的劝善言论，对丁日昌禁毁“淫词唱本”给予了适时回应和有力俾助; 而过分强调通俗文艺对末世时局之影响，则

反映出清后期江南禁戏从劝善挽俗到崇正黜邪的地域性文化视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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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昌( 1823—1882 ) ，字雨生，亦作禹生，广东

丰顺人，咸丰九年( 1859 ) 由广东琼州府学训导升江

西万安知县; 曾因太平军克吉安被革职，亦以李鸿

章、曾国藩荐，任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巡抚

等，曾主持上海炮局、总办江南制造总局、协办潮州

英领事进城事。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其在清

末的政治、外交活动和改革实务颇受瞩目，而对其在

同治七年( 1868) 江苏巡抚任上设局禁书，并由禁书

而禁戏、大举查缴“淫词唱本”的行动，却存在一些

争议。从此次禁毁书目的类型变化分析出发，结合

舆论的转向及禁毁影响，探讨清廷文化政策的连续

性与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事件做进一步思考。
一、禁毁的书目及类型指罪: 从淫词小说到戏

文唱本

同治七年( 1868) 三月，上谕内阁: “丁日昌奏设

局刊刻牧令各书一摺。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之安

危系之。丁日昌现拟编刊牧令各书，颁发所属，著即

实力奉行，俾各州县得所效法。其小学经史等编，有

裨学校者，并著陆续刊刻，广为流布。至邪说传奇，

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

体查 禁 焚 毁，不 准 坊 肆 售 卖，以 端 士 习 而 正 民

心。”［1］104其实，清代禁毁淫词小说、邪说传奇，在清

帝常常是以例行繁文敦奖官吏勤政，大多旨意频下

而奉行虚乏。此谕明言“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

焚毁”，但其他各省官吏并未闻风而动，而只有丁日

昌重视、部署并着力实施了查禁淫词小说、“邪说传

奇”的行动，将帝王谕旨官员勤政的号令变成了现

实。因为此道谕旨是以丁日昌本年二月二十一日

“苏省设立书局刊刻《牧令》等书，并请旨饬下各直

省严禁淫词小说，以戢人心而维风化”［2］6 的奏请而

发的。此前在江苏任上不久，丁日昌就曾通饬所属

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

解; 此后 5 种 23 卷的《牧令书》即由丁日昌主持、江
苏官书局刻印颁行，这是丁日昌尊崇正学、贬黜邪说

的莅政之道的具体体现。
同年 4 月 15 日，丁日昌饬: “淫词小说，向干例

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

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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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

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

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分歧叠出。
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

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

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

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

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并颁发小学

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纳

身轨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

书目，粘单札饬，札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

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府

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

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

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借端滋扰。此系

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

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

否，辨守令之优绌焉。”［2］

饬令后开列应禁书目 122 种，加上随后 4 月 21
日的续查应禁“淫书”目 34 种，共计 156 种。考察

这些书目，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其中除《情

史》《子不语》等少数作品乃文言小说外，大部分为

通俗白话小说，如《鸳鸯影》《品花宝鉴》为才子佳人

小说和狭邪小说，《龙图公案》等为公案小说，而《女

仙外史》《绿野仙踪》等为神魔小说。一些与经典小

说有关的作品，如《汉宋奇书》《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金瓶梅》及其续书、《红楼梦》及其续书都在查禁之

列。其中确也有如《绣榻野史》《株林野史》《如意君

传》《循环报》( 即《肉蒲团》) 、《灯草和尚》《痴婆

子》等几十种不宜大量刊布的“淫秽”小说。从禁目

透露的“小说各种( 福建板) ”这类信息可知，这份禁

书目涉及最多的是通过各地市井书坊私家刊刻，并

流通到江南的题材类型鱼龙混杂的通俗白话小说

读本。
其二，其中有些是戏曲剧本，如《西厢》《牡丹

亭》等。但此类名目因与小说一起开列，加之清代

小说戏曲题材互动，同名互用现象颇多，一时还不能

确认。其中或可涉及戏曲作品、折子戏、小曲唱本的

有:《西厢》( 即《六才子》) 、《何必西厢》《唱金瓶梅》
《姣红传》《七美图》《八美图》《紫金环》《牡丹亭》
《载花船》《闹花丛》《倭袍》《摘锦倭袍》《同拜月》
《皮布袋》《弁而钗》《奇团圆》《清风闸》《八段锦》
《文武元》《双珠凤》《摘锦双珠凤》《绿牡丹》《芙蓉

洞》( 即《玉蜻蜓》) 、《碧玉塔》《碧玉狮》《锦绣衣》

《乾坤套》《岂有此理》《更岂有此有理》《换空箱》
《双凤奇缘》《白蛇传》等 30 余种。

其三，考察清代后期官方设局禁戏的历史，与道

光十八年苏郡禁毁“淫书”计 116 种、道光二十四年

浙江查禁书目计 129 种［3］相比，丁日昌这份应禁书

目及续查应毁书目增至 156 种。这其中，白话小说

作为基础书目不断在重复，大部分录自道光二十四

年浙江省禁毁书目，而浙江省禁书又基本转录于道

光十八年苏郡禁毁“淫书”目录。这一方面说明，丁

日昌设局禁书的行动，延续了乾隆、道光以来清廷历

次设局禁书的惯例，禁毁小说数量不断增加，说明通

俗白话小说依然是官方禁毁的重头。但另一个显见

的事实就是，小说以外的戏曲剧本、弹词、时曲唱本

不但在禁毁“淫书”列目中逐渐增多，而且至此次丁

日昌设局禁书，在 156 种禁目之外，随后又增列《小

本淫词唱片目》111 种，这些则全属当时流行的折子

戏片断、民间小戏及时曲唱本，如下:

《杨柳青》《男哭沉香》《龙舟闹五更》《五

更尼姑》《十送郎》《情女哭沉香》《十二杯酒》
《王文赏月》( 即倭袍) 、《怨五更》《端阳现形》
《妓女叹五更》《如何山歌》《叹五更》《西湖遇

妖》《三十六码头》《夜合思梦全传》《文鲜花》
《百花名》《湘江滩头》《荡河船闹五更》《活沉

香》《采茶山歌》《活捉鲜花》《扬州小调叹十

声》《月正皎》《妓女滩头》《戏叔武鲜花》《王文

听琴》《刘氏思春》( 即倭袍) 、《叫船》《书生戏

婢》《西厢待月》《新刻送新房诗》《剪剪花》《窗

前自叹》《十二月花神》《薛六郎偷阿姨山歌》
《十八摸》《六花六节》《小尼姑下山》《大审梅

乌县全传》《卖草囤》《四季小郎》《十双红绣

鞋》《毛龙访兄茶坊》( 即倭袍) 、《新码头》《红

娘寄书》《王大娘补缸》《捉文密拿钦召》( 即倭

袍) 、《娘姨赋》《寡妇思夫》《玉堂春妙会》《送

符服毒全传》《插兰花》《四季相思》《王大娘问

病》《杨邱大山歌》《拷红》《上海码头》《赵圣关

山歌》《三戏白牡丹》《佳期》《堂名滩头》《唱说

拔兰花》《大审玉堂春》《卖橄榄》《时辰相思》
《文必正卖身》《庵堂相会》《跳槽》《妙常操琴》
《小红郎山歌》《八美图》《九连环》《门倚栏杆》
《来福唱山歌》《花灯乐》《巷名》《半老佳人》
《十二月花名》《拾玉镯》《哈哈调》《三笑姻缘》
《沈七哥山歌》《玉蜻蜓》《湘江郎》《姑嫂谈心》
《小翟冈山歌》《闹五更》《卖油郎》《美人闺怨》
《手巾山歌》《卖胭脂》《男相思》《美女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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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魁雪塘》《南京调》《女相思》《偷鞋戏美》
《送花楼会》《冷打调》《断私情》《望郎送郎》
《诊脉通情》《志诚嫖院》《小郎儿》《女风花劝》
《姑苏滩头》《琴挑》《巧连环》《一匹绸》《结私

情》。［2］卷1

这些“淫词唱片”涉及了滩簧、花鼓、采茶等地

方戏唱本，还包括弹词、五更调、鲜花调、码头调、河
船调等民间小调、民间说唱艺术及长短篇叙事山歌。
这些流行于江南的戏曲与民间说唱表演伎艺，题材

彼此借鉴，文体相互越界，故事穿插对接，形成了丰

富的戏曲说唱故事系列，如《小尼姑下山》等思凡故

事，《三笑姻缘》等唐伯虎故事，《活捉鲜花》等水浒

故事，《活沉香》等宝莲灯故事，《三戏白牡丹》等吕

洞宾故事，《戏武叔鲜花》等金瓶梅故事，《妙常操

琴》等玉簪记故事，《送花楼会》《文必正卖身》等双

珠凤故事，《端阳现形》《西湖遇妖》等白蛇传故事，

《捉文密拿钦召》《毛龙访兄茶坊》等倭袍故事，《西

厢待月》《拷红》等西厢故事，《庵堂相会》《大审玉

堂春》等玉堂春故事，《志诚嫖院》《卖油郎》等花魁

故事，《王大娘问病》《王大娘补缸》等王大娘故事，

反映江南农事劳动、敷演市井男欢女爱、表现村野日

常生活、关注底层的微末艰辛、琐屑世故与人间真

情，富有浓郁江南风情，赢得地方百姓欢迎。如《卖

胭脂》《卖草囤》《卖橄榄》等滩簧“卖字戏”，本事或

起于宋元戏文，渲染市井风情; 或取于时事新话，嘲

弄佛门禁欲，题材上都涉及了官方禁戏的大忌。又

如《来福唱山歌》可能是民间演唱男女风情的俗曲

小调，介于评话与弹词之间的叙事作品［4］。演唱者

或扮演者是来福之类的下里巴人，称来福，有求福福

来之意思，表达的是底层百姓祈求生活幸福平安的

朴素愿望，后来成为一种固定的调式，亦为其他地方

戏剧目所吸收①，如清末绍兴文戏笃班的《双珠凤》
第 5 本之《霍定金火烧堂楼来福唱山歌》。凭借这

些传承久远、民间耳熟能详的故事系列，更凭借俗

人、俗情、俗事、俗艺的滚带串联、翻新出奇，这些唱

本在上海、扬州、杭州、姑苏、南京、湖湘等地域广泛

传唱流播。
据随后回复山阳县遵饬查禁淫书呈文看，丁日

昌此次禁书禁戏不是只停留在发布文告，而是对具

体过程进行了严密监控，对经办官吏也相应进行了

奖惩。“该县查禁淫词小说，并不假手书差，遂得收

缴应禁各书五十余部，及唱本二百余本，办理尚属认

真，应即记功一次，以示奖励……前此分檄各属严

禁，初时，江北应者寥寥，旋据江、甘二令搜索五百余

部，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余部，并板片等件，今山

阳又复继之，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

等，板片则令解至省城书局，验明焚毁。倘能再接再

厉，得一扫而光之，亦世道人心之一转机也。已将焚

缴尤多者记大功，余则记功。仍祈尊处通饬所属认

真搜查，勿留遗种; 庶通力合作，收效较赊也。”［2］卷7

在褒奖山阳县令收缴有功的同时，还对崇明县收缴

不力进行责罚: 认为其收缴残缺《西厢》各书只有 17
本，为数甚少却当众焚毁，张皇骇人，属员受到处罚;

其申禁早经饬禁之滩簧戏，已属虚伪邀功，且幕友书

差办事滋扰，委派门阍端姓地棍于“扫叶山房搜获

《珍珠塔》小说一部，罚洋数十元”藉端勒索洋银，具

饬严行驱逐［2］卷15。
如此严排密布，“奖惩相继”，遂成“江、甘二令

搜索五百余部，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余部”、山阳

县“收缴应禁各书五十余部，及唱 本 二 百 余 本”、
“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之势。
如按这些数字来看，其动辄数百数千的规模实在惊

人，其查缴声势之空前更可以想见。由此，两道通饬

令所列 260 多种禁书目，其实只是禁书行动中极其

微小的一部分罢了。比之道光十八年、二十四年的

苏郡、浙江禁书行动，此次规模更大，其所列禁“淫

词”书目内容“大概有关于秘密结社、攻击贪官污

吏、怪 诞 不 经 以 及 所 谓 有 关 风 化 的 全 部 在 禁 之

内”［6］; 而戏曲作品尤多，其《小本淫词唱片目》111
种加上山阳县收缴“唱本二百余本”粗算就有 300
多种了，若细查那“数千数百不等”的报缴书目，其

中戏曲作品当不在少数。
从丁日昌设局禁书的过程看，其禁毁对象出现

了从惯例从事的“淫词小说”到邪说传奇、“淫词唱

本”的变化。从顺治九年( 1652) 清廷首次明确禁止

刊布“琐语淫词”［6］《书坊禁例》，到康熙二年( 1663) 重申

此令，至乾隆十九年( 1754 ) 颁禁《水浒传》，再究琐

语淫词，可知清廷最初禁毁“琐语淫词”的所指，包

括了水浒故事“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等

“教诱犯法之书”［7］。从康熙二十六年( 1687 ) 旨覆

刑科给事中刘楷奏议始，清廷禁毁坊间作品换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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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叶德均《歌谣资料汇录》，同治年间余治及丁日昌

禁毁《小本淫词唱片目》收录“山歌”一类，为长篇的叙事山

歌( 《戏曲小说丛考》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61 页) 。
而《小本淫词唱片目考述》一文则认为属于滩簧剧目( 车锡

伦、金煦《小本淫词唱片目考述》，见于徐采石主编《吴文化

论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7 页) 。



种提法———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

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

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

语，诲淫之书”［8］。此淫词小说禁令在康熙四十、五
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五年，嘉庆十五、十八年，

同治十一年，光绪十一年等年间分别以稍有不同的

律法成文一再重申时，有淫邪小说、淫词小曲、秧歌

淫词、弹唱淫词、淫词艳曲、夜戏淫词等多种说法; 康

熙四十、四十八年的禁令还将淫词小说与聚众鼓乐、
私祀赛会［9］《五城》中的演剧活动相提并论; 雍正二年

以后的禁令［9］《五城》，还不断添设了对违禁文本施以

缴书、毁版、闭铺、禁止流通的多种处罚办法，对违禁

编撰、刻印刊布、市卖租赁、买看阅读、表演传唱之人

的治罪; 而丁日昌禁毁的淫词唱片、淫词唱本，作为

一种过渡性提法，更显示了清代官方禁毁坊肆作品

由小说不断扩及戏曲及民间说唱艺术的趋势。从琐

语淫词、淫词小说到淫词唱本，这些提法需要推敲的

是“淫词”，这种变化的内在关联性也在“淫词”。
“淫词”的意涵需要从不同层面来认识。首先，琐语

淫词的说法，可以看作是雅俗文化观念的一种对撞，

小道末技、难登大雅之堂的苍闾杂说、与经文书传相

对的稗闻野记、民间俗伎艺，是官方雅文化视野覆盖

下通俗文学文体卑下意识的一种反映。其次，“淫

词”指罪最多的，是以《金瓶梅》《红楼梦》《西厢记》
《玉簪记》为代表的叙演男欢女爱的小说戏曲作品，

所谓偷香绮语、待月情词、“淫词艳曲”宣示的是诲

淫的道德论调。再次，美国学者韩森说: “事实上，

在宋代，‘淫’这个字指的就是非官方的或未经官府

承认的”［10］，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清代。与元代以

来禁白莲教，清代以来禁罗教、清水教等宗教背景相

联系，在清代后期，“淫词”的矛头还指那些借助民

间通俗文艺形式如坊本小说、戏文唱本、弹词、宝卷

等通俗文艺形式在底层迅速传播的非官方的、未经

清廷认可的民间集社说唱故事与淫祀演戏活动。
二、舆论的转向与禁毁影响: 从劝善挽“俗”到

崇正黜“邪”
随着花雅之争兴起，从乾隆中期始，大量涌现的

地方戏曲传唱、演出活动对社会产生复杂影响，已引

起舆论关注和官方打击。
从当时的舆论氛围来看，清末一些文人士大夫

试图通过伦理教导、功过格观念挽救日益衰颓的人

心世道，通过儒教劝化、道德布施来拯救内忧外患社

会现实。如同治六年( 1867 ) 重镌的《汇纂功过格》
就有“严禁赌博演戏迎神赛会，百功”、“竟日多浮浪

语，未尝发一善言，五过”、“若夫传奇，风化所关，

……尽谱淫词，争翻艳曲，唯改语恶而积语善，止在

一掉舌援笔间”［11］卷11，卷4 的以功抵过思想训导。这

种明末清初产生的地方乡绅和传统文人编辑善书、
教化民众、劝善立功的功过格思想，在同治以后的末

世社会土壤中又异常活跃起来; 其中尤以江苏文人

余治的活动最为典型。余治 ( 1809—1874 ) ，字翼

廷，号莲邨，自称晦斋居士，五应乡试不果，因宣讲乡

约有功于咸丰八年( 1858 ) 举县学训导，一生热衷劝

善化俗。道光二十九年( 1849 ) 始收集善书章程汇

成《得一录》，后得同道资助于同治八年( 1869) 最后

辑刻而成，因宣讲乡约有功，于咸丰八年( 1858 ) 举

县学训导，一生热衷劝善化俗。《得一录》中之《收

毁淫书局章程》《翼化堂条约》《清节堂章程》《高子

宪约》《小学义塾余论》《变通小学义塾章程》等文，

禁小说淫书、滩簧花鼓、淫词艳曲、淫邪杂剧的文字

随处可见。如《翼化堂条约( 勿点淫戏说) 》《清节堂

章程( 禁公堂演剧) 》《( 宁郡公禀) 禁串客淫戏告

示》《公禀秘邑尊呈稿( 禀禁扮演串客、庙会赌场杂

剧) 》《各村议规( 严禁淫戏夜戏) 》《宣讲乡约新定

条规( 收 毁 淫 书 淫 画，永 禁 花 鼓 滩 簧 并 诲 盗 诲 淫

戏) 》《删改淫书小说议》《收藏小说四害》《收毁淫

书十法及得报》《高子宪约( 严惩花鼓淫戏) 》《小学

义塾余论( 去淫书唱本淫邪杂剧) 》《奉劝勿点淫戏

单俗说》等等。在这些禁“淫书小说”、“淫盗诸戏”
的文章中，有两篇与丁日昌禁书禁戏关系甚密。

其一，《劝收毁小本淫词唱片启》，余治最恶山

歌小唱、滩簧时调演男女苟合事，对于少年子弟、闺
门秀媛咸乐闻之之举嗤之以鼻。因为对这类狂夫秽

语，灾梨祸枣持有“收一书则杜一书之害，禁一邑即

挽一邑之风”的看法，余治不断吁请当道严禁刊刻，

雕版销毁，立碑永禁，永绝根株。几乎从乾隆年间滩

簧兴起之际，从讲滩头、唱滩头到粉墨登场演滩头、
再到滩簧小戏成型过程中，滩簧之禁也如影随形，但

禁令虽繁，往往难以落实，余治想到张榜列目予以禁

毁。为了说明山歌小唱、滩簧时调之“妖淫毒种”泛

滥，也为了有本可收、有版可毁，经过对街头市廛流

行唱本的访查，《启》文后附《各种小本淫亵摊头唱

片名目单》，计 57 种:

《新满江红》《倭袍唐诗》《门依栏杆》《王

文赏月》《三戏白牡丹》《堂名摊头》《姑嫂开

心》《姑苏摊头》《四季相思》《公偷媳妇》《情女

望郎》《五更十送》《送花楼会》《小板捎》《十八

摸》《闹五更》《湘江浪》《十弗攀》《哈哈调》《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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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小郎儿》《姨娘叹》《九连环》《长生歌》
《男风化》《女风化》《雌赶雄》《武鲜花》《绣荷

包》《红绣鞋》《十不许》《白洋洋》《新码头》《买

草囤》《暗偷情》《琴挑》《偷诗》《荡河船前本》
《荡河船山歌》《荡河船叫船》《荡河船卖布》
《荡河船小板捎》《落庵哈哈调》《十二月花名》
《搭脚娘姨摊头》《唱说拔兰花》《来福唱山歌》
《男女哭沉香》《情女哭沉香》《绣花绷算命》
《好一朵鲜花》《王大娘补缸》《文必正楼会》
《赵圣关山歌全传》《王小姐卖胭脂》《小尼姑下

山》《文必正送花》。［12］

这些剧目如《拔兰花》《买胭脂》《荡河船》《闹

五更》《卖草囤》《鲜花调》等许多是花鼓戏和滩簧共

有的。而这里列出的滩簧剧目，是多受花鼓戏影响、
以滑稽风趣的小调杂唱市井故事的浅俗鄙俚的后滩

之作。在余治这 57 种“摊头唱片”目中，有 41 种出

现在丁日昌所禁淫词唱片目中。余治称“此外名目

尚多，不能备载”，可见当时流行的唱本数量远远不

止于此。之所以称为“小本淫亵摊头唱片”，概指这

些剧目篇幅短小，配有曲谱唱词，有些更为流行的时

兴小唱，便于携带传唱，传播极为迅速; 演唱的内容

大多表现男女私情、市井谐趣，其间也不乏直击社会

矛盾、嘲弄佛门禁欲之作。如《卖草囤》叙述尼姑纷

纷思凡，突破宗教戒律，与有情人怀孕生子; 有一个

卖喂养婴儿草囤的小贩原本生意惨淡，破落不堪，不

想途经尼庵被尼姑撞见，草囤当即被争购一空。这

些戏目在统治者看来当然是大伤风化、败坏人心之

剧，必禁无疑。
其二，《( 翼化堂条约) 立议永禁淫盗诸戏》定议

十二条，禁赛社演戏、悬榜碑禁点演淫戏、禁诲淫诲

盗戏、举凡梨园演戏皆无不禁; 甚而连《缀白裘》这

样的折子戏曲集也认为“急宜删定，诚目前要务”;

尤其罗举各种所谓的淫盗诸戏，如《西厢记》《玉簪

记》《红楼梦》《滚楼》《来福》《爬灰》《卖橄榄》《卖

胭脂》《劫监》《劫法场》《盗皇坟》《偷鸡》《打店杀

僧》《打渔杀家》《血溅鸳鸯楼》等 15 种。这还远远

不够，以下再开列《永禁淫戏目单》80 种:

《晋阳宫》《打花鼓》《翠华宫》《卖胭脂》
《打连相》《别妻》《服药》《关王庙》《葡萄架》
《翠屏山》《困龙船》《捉垃圾》《思春》《倭袍》
《荡河船》《卖甲鱼》《前后诱》《拾玉镯》《打樱

桃》《思凡》《下山》《打面缸》《闹花灯》《唱山

歌》《卖橄榄》《卖青炭》《借茶》《三笑》《卖草

囤》《红楼梦》《把斗关》《财星照》《端午门》《游

殿》《送柬》《请宴》《琴心》《跳墙著棋》《佳期》
《拷红》《长亭》《斋饭》《搬家》《吃醋》《挑帘裁

衣》《偷诗》《三戏白牡丹》《交账》《送礼》《滚

楼》《月下琵琶》《琴挑》《追舟》《私订》《定情》
《跌球》《奇箭》《送灯》《嫖院》《梳妆掷戟》《修

脚》《捉奸》《爬灰》《摇会》《戏凤》《坠鞭入院》
《亭会》《秋江》《吊孝》《背娃》《吞舟》《醉妃》
《扶头》《种情受吐》《劝嫖》《达旦》《上坟》《卖

饼》《踏月》《窥醉》。［12］卷11

这 80 种戏目，又有半数重复出现在丁日昌饬禁

《小本淫词唱片目》中，可见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
余治殁前数月撰《教化两大敌论》致江苏廉访应公，

谓淫书宜毁，淫戏宜禁，称教化两大敌: 一曰淫书一

曰淫戏。“是二端者，一则登诸梨枣，毒固中于艺

林，一则著为声容，害且及于帷薄。在作之者固属丧

心病狂，在刊布点演者尤属寡廉鲜耻……此夏廷之

洪水也，此成周之猛兽也，此人心之蛊毒，政治之蟊

贼也，此圣道之荆榛，师儒之仇寇也。”［12］卷11 将“淫

书淫戏”对世道人心的“流毒”影响渲染至极，或宣

讲乡约，或功过惩报，或代笔呈公文，或议立禁锢局，

或删改抽换戏本，或自编善戏巡演，可谓想尽禁戏招

数。“江苏巡抚部院丁奏请严禁淫书，缴版焚毁，沪

城又增设安怀局、扶颠局，其规约大抵皆先生所条陈

也。”［13］丁日昌禁书禁戏的章程定议和措施推行多

受此启发，其上书当道、假官长行政予以禁制之法，

无疑对丁日昌设局禁书、查缴“淫词唱本”的具体措

施和展开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丁日昌禁书禁戏的主观动因看，似乎并未脱

出清廷历次禁书所宣扬的理据，即“淫书小说，最为

蛊惑人心”。他不但以《水浒》《西厢》等书“扬波扇

焰”，“以绮腻为风流”、“借放纵为任侠”遂致逾闲荡

检、祸殃愚民、奸盗诈伪频出，对世道人心产生极大

的“不良影响”。丁日昌禁书禁戏持守的封建教化

的思想动机，虽来自于他早年应试科举所受的传统

教育，也同时受到仕后身边社会名流如曾国藩等人

“以义理为先”的思想影响，但实际上丁日昌对禁书

禁戏与末世时局之关系还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这

决定了他禁书禁戏以平息和制止社会动乱的目的。
在道咸年间外国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小
刀会起义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廷权分政乱、外辱

内困的局面中，丁日昌却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而得以

步步升迁、获得军功奖赏。他曾用火炮向无锡太平

军开火，并助清廷以新式枪炮与山东曹州捻军大战，

这些行动一再使其获得洋务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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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 而咸丰十一年在江西吉安府庐陵任上与太平

军周旋，最终丢官革职，流落苏扬鲁皖等地的落魄经

历，更使他对农民起义的敌视和仇恨铭心刻骨。所

以，丁日昌禁书禁戏的治政之心，是以防患民变、禁
治暴乱为出发点的。因为在他看来，不仅《水浒》
《西厢》等淫书小说惑乱人心，败坏道德，而且以水

浒戏、“卖字戏”、“打字戏”、西厢戏为代表的地方戏

曲演唱活动，暴露社会丑闻、“怂恿”强梁谋反，绘染

荒诞怪异，纠集民众犯上作乱、是导致时局动荡、社
会内乱的根本原因。陈益源说: 丁日昌大肆禁书的

举动“是 想 要 端 正 太 平 天 国 造 反 后 的 风 俗 人

心”［14］，应该说道出了个中一些情由。
从劝善挽“俗”到崇正黜“邪”，舆论的转向带

来了禁毁对象和范围的转移。所以他不仅张榜列

目、查缴毁版、禁戏传播，还禁止几次大规模戏曲演

出活动。他在上海禁止妇女烧香扮犯游街［15］; 在江

苏藩司任上又通饬苏松、常镇道禁开设戏馆点演淫

戏:“无业游民因得鸠集资财，开设戏馆，以为利薮

……或托词于果报功惩，而借端敛费，或假名于招徕

商旅，而引诱愚氓。非特财匮民穷，无暇征歌选色;

即使地方日渐饶裕，而四民各有专业，亦当勿荒于

嬉; 至因此而演唱淫词，男女杂遝，伤风败俗，更无论

已。除出示严禁，并饬苏州府勒石永远禁止……嗣

后，城厢内外，不得再如从前之开设戏馆，射利营私。
傥有重葺园馆，因而鸠集脚色演唱者，无论已未盖

成，一概将房屋基地入官，仍将创造之人从重究办，

地保邻右，知情不首，并予责处。其外府州县城乡，

如有点演淫戏，地方官一并严行惩办。庶民知务本，

财不虚糜，于以端风化而正人心，本部院实有厚望

焉。”［2］卷2站在崇正学、黜邪言的立场上，他并不赞

同通过戏曲形式寓教于乐的教化观念，他举出敛费

惑民、匮财荒业、败坏人心等数条，认为一切不良风

俗的滋生、一切社会罪恶的酿成，一切兵豗动乱的爆

发，开馆演戏都有无可开脱的罪责。结合他同治七

年禁开设戏馆演戏、同年禁妇女入茶馆①、又同年连

续禁赛会［2］卷32，卷39 的饬令来看，丁日昌的禁书禁戏

并不是一种走过场的官样文章，他对戏曲小说等通

俗文艺形式确实抱有“邪言乱世、流毒祸殃”的认识

和态度。虽然年轻时也曾嗜读评赏《红楼》［16］; 虽

然其传世诗文［17］并未被其制造实务所掩蔽; 虽然拥

有善本多备、富甲一方的持静斋，与李盛铎、朱学勤

称“咸丰三大藏书家”; 但日后作为一方大员，作为

清廷能吏的丁日昌却一手发动了设局禁书禁戏的行

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正如当时的上海英文《北

华捷报》对丁日昌查禁淫书的举措予以嘲讽，对他

将“淫书”与“叛乱”相结合的观念、与扫空书店以增

进社会道德的作风，感到十分可笑［18］137 － 149 的报道

所说，早期仕路挫败的切痛经历、镇压农民起义而获

得进身之阶的军功荐赏以及导因于此的时务退守立

场，决定了他视通俗文艺为“淫书淫戏”并施行围剿

和禁毁的态度。而这种禁书禁戏、抱残守缺的文化

心态又恰恰与他追求先进的科学意识、激进救国的

实务精神形成了对比。丁日昌改革弊政与禁书禁戏

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许来自这种时势氛围的

变化和主观动机的掣肘，不过他较少禁毁明代以来

大量出现的历史演义小说，并编选刊刻以历代忠勇

名将征史补史的历史通俗读物《百将图传》; 提出

“尊崇正学、力黜邪言”的口号，对封建末世通俗文

艺作品中那些宣扬秽说、沉渣泛起的恶浊之作的坚

决扫荡，还是多少反映了清末一个改革实干家的清

醒和关注国家社稷的热忱。
作为洋务运动的实力派，加之有帝王禁戏的权

力背景支撑，比之于道光年间苏郡、浙江两次禁书行

动，丁日昌的设局禁书禁戏对江南社会的影响则更

为深广; 而过分强调通俗文艺对末世时局之影响，反

映出清后期江南禁戏从劝善挽俗到崇正黜邪的地域

性文化视野转向。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

者，在江南制造局、苏州官书局、福州船政局的一系

列洋务实践，拉开了 19 世纪中期振兴民族工业、富
国强兵运动的帷幕。我们在赞赏其投身改革实务的

激进精神的同时，也为其镇压农民起义、禁书禁戏的

卫道姿态、强化封建机器社会管制权力的保守僵化

感到惋惜。丁日昌禁书禁戏，虽对戏曲小说的传播

接受形成一定阻遏和破坏，但设局张榜的方式，对于

庞大的受众———戏曲小说的观演接受群体而言，反

而成为激发性的传播催化剂: “按以上各书( 丁日昌

禁书目) ，罗列不可为不广，然其中颇有非淫秽者，

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

遍览。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

淫书者以提要焉夫! 亦未免多此一举矣。”［19］作为

清廷最后一次大规模禁毁戏曲小说行动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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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日昌《禁妇女上茶馆》:“吴中陋习，通衢僻壤，茗肆

纷开，杂遝喧阗，士女混坐，入门者既非邮妇，在坐者岂尽鲁

男，即使瓜李无嫌，而履舄交错，亦复成何事体，伤风败俗，莫

此为甚……嗣后凡省城内外所有茶馆，均不准招集妇女入内

饮茶，有违禁者，即拏该茶保杖责，枷号两月，游街示众，仍出

简明告示，责首领中之勒妥者数员，饬令持示……”( 《抚吴

公牍》卷 8，光绪三年林氏铅印本，第 6 页) 。



丁日昌大概不会想到，他所开列的禁毁书目，恰恰成

为民众读书观剧的一种名目提示，刺激了通俗文艺

阅读、观赏与传播的速度，从而扩大了小说戏曲的传

播范围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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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ng Richang’s Banning of Publications and Plays
DING Shu-mei

( Institution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Sichuan)

Abstr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dispute over Ding Richang’s action to ban publications and plays and con-
fiscating“librettos with lewd expressions”as governor of Jiangsu in the 7th year of the imperial title of Tongzhi．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ibliography to be banned and destroyed and his motivation for the action，public opinions and
effects shows that Ding’s biases against folklore was originated from his worship for Neo-Confucianism and his mind
of respecting the right but belittling the“evil”． Moreover，the perception of evaluating a person by his merits and
demerits and Yu Zhi’s statements of advocating charity，both of which were popular in the day，offered timely re-
sponse and powerful support to Ding’s action of banning and destroying“librettos with lewd expressions”． Besides，
an overemphasis on folklore’s influence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late dynasty mirrored a turn from advocating charity
and controlling conventions to respecting the right but belittling the evi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s banning plays in
southern China．

Key Words: Ding Richang; setting up the office to ban publications; “librettos with lewd expressions”; folk-
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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